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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個電話接不完的上班日。接起一通義務人相當詳細、語調緩慢

的詢問電話，通話過程，一位矮小的中年男子慢慢靠近櫃台。預料通話一

時無法結束，我一手摀著話筒、一邊揮手示意請他稍坐。 

  他靦腆安靜地候著，待我掛上電話後，操著台語細聲地說「剛剛早上

想吃早餐，去郵局卻發現錢怎麼領都領不出來，郵局櫃檯給我這個，讓我

過來這邊問問」。邊說邊將郵局的單據及身分證往我這裡推了推。 

  查詢案件進行情形後，向這位義務人說明本次扣押存款是因為他名下

車輛的牌照稅、停車費及監理機關欠費積累超過七萬元，欠款不能不處理。

義務人停頓了好一會兒，才面帶抱歉地說「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繳，都在

領老人補助，很久沒有工作做了。」 

  我確認一下身分證上的出生年，有些意外外表看起來頂多六十歲初頭

的義務人，竟然已經快七十歲了。我看著他不經意露出的發黑的手臂內側，

詢問他現在的身體及收支狀況如何，他摸了摸臉頰、拉了拉袖子，回答「現

在靠每個月不到五百塊的國民年金、和幾千塊的老人補助生活，這些全部

都是轉進郵局戶頭，現在卻都不能用了。每個月要付自己的生活費、租房

子的房租。現在租房子好貴啊，要一萬多塊，錢都不夠用。聽說有租房子

的補助，最近去申請下來了，以後每個月多四千塊，生活壓力比較小。」 

  「房子租在中和的一樓，身體都還好沒有生病，但現在不知道年紀大

還是怎麼樣，爬一下樓梯就喘得不行，只能租比較方便的一樓，自己一個

人住。下面只有一個養女，但是養女今年四十歲了，每個月才賺兩萬多塊

錢，養自己也困難，不會要她拿錢給我。生活費不夠的都是各個親戚接濟

我，這裡一些、那裡一些也就夠了。」 

  「還有我媽媽八十幾歲快九十囉!住在南部的祖厝。因為我是哥哥，不



 

能什麼都不表示啊，每個月都會寄錢回去，就算是兩三千也好啊！如果有

多就會寄更多。」「我真的很困難，可是之前申請中低收入戶，不知道為什

麼區公所那邊說因為我前妻有房子所以不能批准。明明我自己一個已經這

麼難了，前妻跟我也互不相干，還分開很久了，怎麼會不行？妳可以幫我

看看可不可以再申請嗎？」 

  我遞還身分證並說明郵局存款的部分需提供存摺，才能轉呈長官審酌

得否解除扣押狀態。補助資格的部分則是只能將個人資料轉送社會局，由

那邊提供協助。義務人訥訥地回應「我不曉得要帶存摺，需要回家拿後再

過來嗎？還是便利店傳真比較快呢？」並一邊掏出老花眼鏡填寫關懷通報

單，忽然語帶遲疑「這個……，家裡沒有裝電話，我也沒有手機，可以嗎？

但是我住的地方，你們可以過來看沒關係。」聽他講完，我著實感到驚訝，

在室內及行動電話如此普及的現代，竟仍有沒電話的人，大概真的是生活

過得非常不容易吧！ 

  最後拿到義務人的存摺資料並檢視後，帳戶內確實只有國民年金及老

人補助的進項。施主任也果斷同意以該存款屬於維持生活所必須為由撤銷

扣押，請秘書室以急件發文後，我也馬上聯絡郵局，請其協助盡速辦理。

剛放下電話，座機馬上響起，並且是無來電顯示，一接通，恰好就是該名

義務人來電詢問是否拿到傳真資料，以及大概什麼時候可以領錢。 

  我想積欠費用不處理的行為，固然不應該，但現下的生活也很重要，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難題要獨自面對，無論如何，溫飽是最重要且最基

本的。在確認義務人的確處境較艱難的情形下，適度地關懷也是應該的，

畢竟強制執行不單只有公權力的強勢面，還有關懷的柔軟面。 

 


